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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 ! ! ! ! ! ! ! ! ! ! !"#寻母的经历

王弘之在学校里被挂牌批斗，每天早上
!时出门去学校，晚上 "#时才回到家，任务
是扫厕所。"$%&年的一天晚上，王弘之疲惫
不堪地回到家，四婶张雅苹正在等他，看到他
回来赶紧把他拉到一角，轻声地说：“你姐姐
从香港来信了。”随即将一封信塞给他。
王弘之听说姐姐从香港来信，赶忙展纸

阅读，信中说：“现在我在香港妈妈面前，妈妈
非常非常想念你，你的名字叫海平，希望你赶
快来会面……”王弘之突然得知母亲尚在人
世，一时激动，悲喜交集，泪如泉涌。但在那动
乱的岁月中，他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到香港
呐。一向谨小慎微的王弘之接信后心情十分
复杂，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信交给组织，听
候指示要不要复信。结果信交上去后，石沉大
海，没了下文。

王弘之的姐姐王�蕙于 "$'&年离沪去
台湾，"$'$年上海解放后，姐弟俩还保持通
信，但后来因追查海外关系，王弘之不得不与
姐姐中断了联系。“姐姐怎么会找到母亲”的
想法，一直困扰着王弘之，直到 "$((年初，姐
弟俩在香港见面，姐姐才把她寻母的经历原
原本本地道出———
王�蕙到台湾后，住在同父异母姐姐王

�蘅家。抗战胜利后，王�蘅的丈夫包惠敏赴
台接收，没想到后半生会在台湾度过。王弘之
叫王�蘅为大阿姐、包惠敏为大姐夫。
王�蕙 "$'(年与曾任台南“空军第七供

应分处主任”的税兰洲缔结良缘，婚后生税力
耕、税道耕、税儒耕三子，家庭幸福，生活尚算
安定。"$'$年，税兰洲迎来在上海的岳母李
澄湘到台湾颐养天年，因居室狭小，李澄湘不
久迁居大女儿王�蘅家。虽说王�蕙在台湾
安居乐业，但她念念不忘 "$'&年来台前，弟
弟王弘之向她道出自己的身世，所以一直想
弄清生母究竟是怎么死的，葬在哪里。她做梦
都想有一天能到母亲的坟前，烧香、磕头，以
尽女儿的一片孝心。

王�蕙与税兰洲结婚后，就把自
己的身世向丈夫和盘托出，但税兰洲
身为“党国军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感到此事以不张扬为上策。但在
家中，孩子们都知道自己是“国父”孙
中山先生的后人。
王�蕙终于有一天得知日思夜想的母亲

下落，实属偶然，真可谓苍天有眼，冥冥中让
失散数十年的母女团聚。
上世纪 %#年代中期，在台北开出租车的

王�蕙次子税道耕，有一天载一位叫谢福健
的客人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此人是孙科次子
孙治强的秘书。途中，税道耕和客人聊了起
来，说我家与“国父”是亲戚。客人一听，好奇
地问：“你与‘国父’是什么亲戚？”税道耕直
言：“我母亲是‘国父’的外孙女，我应叫‘国
父’太外公。”接着，税道耕又将母亲多年来一
直想寻找外婆下落的想法告诉了客人。客人
好生纳闷，自己从来没听说过“国父”还有外孙
在台湾。他感到眼前的年轻人忠厚老实，绝不像
是在说谎，就建议道：“既然你母亲要寻找你外
婆，那何不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反映此事。”
税道耕把做生意时的奇遇告诉了住在嘉

义的父母。王�蕙和已转业经商的丈夫商量
后，决定信由税兰洲起草，以王�蕙的名义写
给“国防部长”蒋经国。据税道耕回忆，蒋经国
收到信后非常重视，提交国民党中央党部开
会时讨论此事。当时正主持台湾“中国广播公
司”的国民党元老梁寒操表示，他了解“国父”
女儿孙婉与王伯秋的婚姻，王�蕙信中所述
都是实情，并无欺世盗名之嫌。原来，梁寒操
是王�蕙舅舅孙科的老友，孙科任国民政府
立法院院长时，梁寒操任立法院秘书长。既然
梁寒操表示了解此事，台湾当局就请他负责
具体落实。过了一段日子，梁寒操派秘书通知
王�蕙，希望她于某日前去面谈。那天，王�
蕙由次子税道耕作陪拜访梁寒操。见面后，梁
寒操向王�蕙询问了不少事，王�蕙一一作
答，并向梁寒操诉说几十年来的思母之情。

梁寒操听了王�蕙的诉说，不解地说：
“你母亲还健在啊！她在澳门，当年可能张默
君不知情传错了。”王�蕙听罢，激动得热泪
盈眶，她当即恳求道：“梁先生，我很想去看看
母亲，希望你能设法帮助。能否告诉我母亲的
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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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奇大无比的招风耳朵

马樟花看出小皮匠的心思，转过脸对他
说：“你这个小皮匠，只知道做生意赚钞票，
不知道管教儿子。要我说，整个同和里居委
会，最捣蛋最讨人嫌鄙的，就是你儿子。不是
我吓你，大耳朵今天要是摔死了，你监护不
力，你也要吃官司，逃也逃不掉；而且，同和
里居委会保持了十年的五好居委会的牌子，
也要被敲掉了。这就问题严重了，谁
也承担不了。”小皮匠吓得刮刮抖。

那时候的马樟花，还处在就事论
事的初级阶段，还没修炼到王顾左右
而言他的境界。她对橄榄头说：“鸽子
重要还是小囡的生命重要？”橄榄头
还在硬撑，死不开口。马樟花换了一
种问法，说：“你宁可你家的鸽子还
在，别人家辛辛苦苦养大的小囡摔死
了，是不是？”这种问法太毒辣太阴险
了，橄榄头无处可逃，只好摇摇头。马
樟花笑了，笑的时候露出几只龅牙
齿，说：“一只破鸽棚，十几只鸽子，救
了邻居小囡的一条命，你应该觉得光
荣。工人阶级了不起。来，两家人家握
握手，不要再吵了。”又对小皮匠说，“你苏北
乡下不是有人吗，过年的时候带几只老母鸡
出来，表示表示心意。”小皮匠慌忙点头。这
事就算过去了。
对我来说，这事并没有过去，晚上的那顿

暴打，肯定是逃不过的。不过现在我还顾不上
这个。我们几个聚在阿娟家里，研究起那只降
落伞。降落伞是蓝白条纹的尼龙布做的，被对
面人家老虎天窗的碎玻璃划破了，拉了道口
子，下面坠了一个方块，是用塑料纸包起来
的，掂掂分量并不重。阿娟猜里面是花纸头。
毛头猜里面包着颗炸弹，话音未落，被瘪嘴老
太敲了记毛栗子。瘪嘴老太说：“再瞎三话四，
捉你到派出所去。”我猜里面是块云片糕，我
希望是块云片糕，有核桃肉的那种。后来还是
瘪嘴老太猜对了。她说，空屁啦。拆开来，里面
是一叠薄木片。那些木片后来也算是物尽其
用，被瘪嘴老太用来垫桌子脚，垫五斗橱脚，
垫床脚，哪里不平垫哪里。

后来晚报来过一个扁头，一个年纪轻的
记者，专门来采访这件事。一方面可能标题
没有写清楚；另一方面，这块豆腐干大的文

章登出来时，是和几条讣告挤在一起的，所
以如果看报纸看得比较粗心，会以为这个小
孩是当场摔死了。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人到同和里
来走亲戚，那些亲戚必定会在主人的陪同
下，到我家来看稀奇，看一个从屋顶上摔下
来安然无恙的小孩。那些人都很奇怪，说这
小家伙瘦精精的，身上也没多少肉，看上去

不像是那种很经得起摔的人呀，怎
么会摔不死呢？还是一个戴副黑边
眼镜的男人有点学问，他绕着我走
了三圈，终于恍然大悟地说：“是耳
朵的原因。”于是大家一起盯着我这
对奇大无比的招风耳朵看，还是不
明白。黑边眼镜解释说，人在遇到意
外的时候，自身的应急系统会展开
自救。譬如这个小孩，他在摔下来的
一刹那，他的耳朵就尽可能地张开
了，在很大程度上起了缓冲的作用。
大家一起点头，表示认同。
我也觉得他的说法比较正确。
阿娟用降落伞的尼龙布给我做

了一顶帽子，里面用硬纸板衬着，像
是一艘倒扣的帆船，绝对是全上海独一无二
的帽子。我就戴着这顶蓝白相间的帽子去学
校。后面跟着毛头、阿根、阳春面、芋艿头等
一帮赤膊兄弟。在此之前，四年级有个家伙，
开盲肠炎，肚皮上划了一刀，见人就撩开衣
服，让人看那道刀口。他的肚皮上就像趴了
一条粉红色的蚯蚓，肚皮一吸一鼓，那条蚯
蚓会蠕动。这条蚯蚓让他出足了风头。直到
第二年春节过后，有个家伙去崇明老家过
年，不小心被拖拉机撞了，手臂骨折，这家伙
手上打着石膏来上学，才抢过了盲肠炎的风
头。盲肠炎还想做最后的顽抗，还时不时地
要撩衣服，但已经没有人理睬他了。大家都
围着石膏转，你摸一下，我摸一下，恨不得把
石膏掰开来看看。不过，打石膏的家伙并没
有高兴多久，就被别人抢了风头。

上海刮台风。来上海的台风都有编号
的，就像在菜场里排队买鱼，卖鱼的会用粉
笔在每个人的身上写号码，写到某一个人，
就说，后面的人不要排队了，就这点鱼。气象
台的人也想在台风身上写字，可没法写，就
光编了个号码。


